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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泷

铜台沟西北二十里外的黑山脚下，有一片叫
银肯的沙漠。银肯，蒙古语，意为“有清泉的地
方”。然而，20世纪70年代前，1.2万亩的银肯黄
沙弥漫，不见一星儿清泉。况且，沙石肆虐，沙丘
前移，竟吞噬了村边几户人家的房屋。

再不治理，沙进人退，村庄就不存在啦。村
人担忧，让上面想辙。

于是，上面决定成立一支6人治沙队，招聘队
长、队员。

可是，“村榜”在腊月张贴出去，竟无人揭榜。
春天逝去，夏天过了大半，大红的“村榜”褪

去颜色。还好，七月底，郑光明站出来，揭下榜。
郑光明31岁，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想，

党员就应该勇挑重担，改变家乡面貌。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队长有了，可就蔡德

一名队员。点名，也是畏葸、拒绝。有人摇头说，
银肯条件艰苦，离家还远，再说，和风沙斗，有胜
算吗？

年底，郑光明去做说服工作。全村13个生产
队，他一户一户走，都跑遍了。春节，他不休息，苦
口婆心说，不能让风沙撵着走，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如果将银肯绿化起来，铜台沟一定会变样，会
富裕起来。

到底，队伍健全了。蔡德表现积极，郑光明
让他当副手。

1981年4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6个人
进驻银肯，让沉寂的沙漠有了烟火气。

岂料，第一天进驻，风沙竟刮了一夜，给他们
来了个下马威：白天搭起的窝铺被掀走了盖儿；头
天挖好的水井被填平了……

郑光明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好马不吃回头
草，咱们是爷们儿，决不退缩！

声音铿锵，惊起沙岭一只金雕，扑扇着巨大
的羽翼飞向天空。

再盖窝铺。再打水井。并且，从村中拉来黄
土，给居住点四周打上围墙。墙内外栽下松树和
杨树。

创业艰难，超乎想象。他们辛辛苦苦栽下的
树、种下的草，不敌风霜摧折、风沙袭扰、干旱威
逼，两年倏忽而过，沙漠几乎还是一页白纸。

有村人泼冷水，说，在沙漠上植树种草，和水
中捞月差不多，还是回来吧。

郑光明梗着脖子说，我偏不信邪！万事开头
难，不把银肯绿化，不回村啦！

他嗜书刊、擅钻研，每当大风天，别人都躲在
窝铺、地窨子里，他却戴上老旧的风镜和皮帽子，
跑到沙漠最深处，站在沙丘最高处，揣摩风沙的活
动特点、行进路线，计算风速级别和所刮起沙子的
数量，计算多少平方米的林源抵挡多大级别的风
沙。由此，以居住点的窝铺为轴，从黑山脚下开
始，实施自己琢磨的“前拉后拽削尖法”和“乔灌结
合旋转设带法”，两面夹击，绕沙丘圆形造林，治理
流动沙丘。他们还冬季播种，秋季育苗，春夏秋植
绿，草灌乔混交，锲而不舍。

终于，第三年起，银肯一点点绿了。
1985年底，他们入驻沙漠的第5个年头，银

肯的林草覆被率已达到85%。
生态好了，沙漠深处，涌出一脉涓涓的溪泉，

还银肯以本色。尤其春天，风尚料峭，沙地点缀着
开黄花的连翘、开紫花的丁香；冬天沙地也不寂
寥，沙棘亦红亦黄的果实缀饰枝头，忍冬、花楸摇
曳的一串串红果、花穗，红艳欲滴，令人陶醉。

郑光明爱上了银肯。
在此奋战整整十个春秋，1991年，铜台沟换

届选举，无记名投票，郑光明被高票选为村主任。
面对着人生的抉择，郑光明没有踌躇，他毅

然辞去村主任职务，继续治沙。
十年，因条件艰苦、生活单调，治沙队员换了

一批又一批。只有郑光明、蔡德两个人坚守着。
经过郑光明介绍，蔡德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
郑光明未雨绸缪，吩咐蔡德带人补植，治理，

搞副业，自己则多了一份护林的责任。他拿一把
镰刀，没日没夜在银肯穿梭。牲畜啃树，盗伐树木
的不法分子，是他驱赶的对象。而且，把30只羊
压缩到10只，圈养起来。

每天奔波在沙地里，哪里的树枯萎了，哪里
的草该浇水了，哪里的沙窝窝进牛羊了，郑光明比
任何人都清楚，总是及时出手。

2001年，来银肯20年了。中秋节那天，郑光
明对蔡德说，你带人回村过节，我来守护。

蔡德说，中秋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你年年都
留在这里。这次你回吧！

郑光明说，听我的。
银肯就郑光明一人了，他不敢午睡，咬着一

块月饼巡察。蓦地，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咔
嚓”一声霹雷，居住点不远处的变压器窜起一股乱
腾腾的火焰。顷刻，火势熊熊，点燃了一垛羊草，火
借风势，风助火威，殃及了一旁的松树林、白桦林。
他急了，这些可都是易燃的树种呀！他边打119，
边给蔡德去电话，抄起一把扫帚，奋力扑进火海。

待人们赶到，大火已灭，郑光明也昏倒在地。
弥留之际，他对蔡德和治沙队员说，千万要

保护好这片绿色，不能千日打柴一日烧，不能让风
沙再刮起来呀。

郑光明走了，治沙不能止步。很快，村里再
次张贴招聘银肯治沙队长的“村榜”。“村榜”刚刚
贴上去，蔡德和几个队员都争着上前揭榜。让人
意外的是，郑晓也在人丛出现了。

他可是省城一家外企的白领啊。
他说，这榜我来揭吧。
村主任问，你不走了？
不走啦。我要完成爸爸的遗愿。而且，还要

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村主任说，好，就是你啦。
蔡德说，郑晓，我来当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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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阕

唐朝的一叶轻舟渡过榆溪，停泊
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年)的金河
岸边。在这个被霜露染红的秋天,一
行人弃舟登岸,向金河道寻迹而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风流俊逸、气宇不
凡的中年男子,朝廷监察御史王维便
是。几声雁鸣吸引了他,看去时,秋草
雁道,雁字凭空,只有嘚嘚的马蹄声和
车轮的吱吱声。

金河道是前朝古道,为隋炀帝所
辟。隋炀帝钟情于此,一路溯金河而
去。随行所及的小径,就是后世诗人描
绘的金河道。作为唐王朝的边防重地,
金河、榆关直接关系到长安的安危,唐
初四杰杨炯就说：“路指金河,途连玉
塞,尘沙共起，烽火相惊,秋草将腓,胡
笳动吹,寒胶欲折,虏骑腾云。”

诗人王维足登草屐,沿着金河道,
入榆关后,唐开元二十五年的这个秋天,
寻迹榆溪,他没有找到古驿的旧道,却听
到了前辈诗人员半千留下的《陇头水》:
路出金河道,山连玉塞门。旌旗云里度,
杨柳曲中喧。喋血多壮胆,裹革无怯
魂。严霜敛曙色,大明辞朝暾。尘销营
卒垒,沙静都尉垣。雾卷白山出,风吹黄
叶翻。将军献凯入,万里绝河源。

诗是一位戍边的老卒告诉他的。
他望着老人的背影,却想起唐初诗人上
官仪的《王昭君》,写昭君远嫁时,曾经
走过的金河路：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
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
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还使,泪尽
白云天。

放眼望去,广袤的地平线上,一缕
长烟在天际腾空而起,直直指向苍穹,
极目处，依稀可见的大河缓缓淌过。
夕阳西下,河面上片片金光,落日长
河,孤烟大漠。脚下已无路,他才发
现,金河道其实已荒落了,诗人只好望
几眼榆溪,便向金河去了。郑锡的《出
塞曲》王维很熟悉:校尉征兵出塞西,
别营分骑过龙溪。沙平虏迹风吹尽,
雾失烽烟道易迷。玉靶半开鸿已落,
金河欲渡马连嘶。会当系取天骄入,
不使军书夜刺闺。

王维是否再次经过榆关,已不得
而知。不过榆关下的君子津,他一定是
路过的。这是唐时东行的必经之津
渡。在唐朝,君子津虽然已不是一个普
通的渡口,但君子津名闻天下,则和郦
道元有关。诗人对此念念不忘,此行入
榆林,他要去金河看看这位地理学家描
述的河津了。

待王维见到榆林宫时,昔日风光
一时的隋炀帝行宫已经落败的不成样
子了,只有一个老卒在看守宫院。风月
之夜,与老卒对酒,弈完一局,便去城河

之上看月去了。
秋雨打湿了诗人,站在城堞之上，

回望来路,不觉已过了月余。此刻,金
河早已被芦草遮断,眼前似有熊熊火焰
燃烧，仿佛战马还在争先恐后的渡河，
信手写下《从军行》：吹角动行人,喧喧
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
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
归来献天子。

写罢也就到了离开的日子,王维
走后不久,诗人雍陶也踏上了金河道,
《赠金河戍客》写道：惯猎金河路,曾逢
雪不迷。射雕青冢北,走马黑山西。戍
远旌幡少,年深帐幕低。酬恩须尽敌,
休说梦中闺。

诗人雍陶白日里踏访遁遗，踪从
诗迹,金河归来后,客宿榆林城,在月色
下和戍客对弈。城在榆溪之侧,和榆关
隔溪相望。也许是隔的时间太久了，榆
关已无迹可寻。榆溪塞也被风雨洗刷
殆尽,没有多少痕迹了。青冢还在,黑
山依旧,只是不见了榆关。

诗人雍陶的轻舟过后十余年,金河
的诗意重新被续上。这是唐朝另一个
初春的早晨,一叶蚱蜢舟从金河扬帆而
过。诗人陈去疾由榆溪进入金河,听着
惆怅的流水,匆匆自榆林郡城下而过,塞
上春城,枯鸦声声。《塞下曲》吟诵而出：
春至金河雪似花,萧条玉塞但胡沙。晓
来重上关城望,惟见惊尘不见家。

秋雨迷漾,一人把从集市上买来
的几斤草鱼,倾入水中,放生去了,这是
诗人杜牧。轻舟漂过金河,杜牧站在舟
中,遥望榆林城,一行大雁飞过。《早雁》
在杜牧笔下,句句是雁,却字字寓人,金
河也随了雁阵远播开去:金河秋半虏弦
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
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
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
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杜牧离开后,就很少再有脍炙人
口的诗作写到金河。到晚唐时,金河道
就逐渐沉寂了。那些本该在一叶白帆
下吟咏的诗人,已找不到金
河道。只有一些怀古的诗
人,才会循着前贤的旧迹，一
路听泉而至。古路无行客,
草寮、柳屋、碧水、澄天的景

致,杳如黄鹤,金河道也为荒草所没,只
能在诗中寻迹了。

下阕

现在找不见拂云堆了。有时候在
草原上不经意一抬头,敖包上蕴了云
朵,以为便是拂云堆。唐代诗人李益在
幕府做幕僚时,一定很熟悉拂云堆。他
的《拂云堆》诗云：汉将新从虏地来,旌
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
阴山哭始回。

杜牧也曾经在边地待过很长一段
日子,《边游》诗写道:黄沙连海路无尘,
边草长枯不见春。日暮拂云堆下过,马
前逢著射雕人。

许多年后,杜牧还在《题木兰庙》诗
里重提拂云堆: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
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
上祝明妃。

可见,拂云堆是个著名的值得怀
念的所在。

隋唐时期,拂云堆的驰名,与朔方
道大总管、韩国公张仁愿筑三受降城有
关。吕温《三受降城碑铭》中说:“以拂
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
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受降城是个
完整的防御体系,对切断突厥南犯之
路,巩固边关稳定有重要意义。中受降
城修筑前,附近有堆阜称拂云祠,是渡
河入塞的突厥人祭酹求福的处所。《突
厥传》云:“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
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
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候合渡河。”
《元和郡县图志》载:中受降城拂云祠,
也称拂云堆神祠。这样的称谓在唐代
文献中屡有提及。

拂云堆并非突厥语。拂云堆建在
高峻之地,远远望去,堆上有白云袭顶,

“拂云”之势即成，便被唤作拂云堆。隋
唐两代取地名沿袭了汉代的古朴之风,

“堆”的丘阜通常都冠以汉式名字,如
“风陵堆”“黄瓜堆”“潋滟堆”之类，拂云
堆也不例外。唐诗中杜牧“床上书连

屋,阶前树拂云”、许诨“石燕
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
风”、李贺“一朝沟陇出,看取
拂云飞”、杜甫“但令无翦伐,
会见拂云长”之句,都体现了

这个意思。
拂云祠位于拂云堆。唐代文学家

吕温《三受降城碑铭》:“拂云祠者,在河
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枢会。虏伏其下,
以窥域中,祷神观兵,然后入寇,甲不及
擐,突如其来,鲸一跃而吞舟。”拂云堆
名在唐史和唐文中十分稳定,而且在唐
诗中也没有异字。拂云祠是拂云堆的
推延。《元和郡县图志》中“拂云堆神祠”
便是推延后的拂云堆的称谓。对拂云
祠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词义上,而应
该关注诣祠祭酹求福的仪式。

突厥人拜天祭祀的场所,定非同
寻常。隆出于堆,便具有象征意义。拂
云堆也就成了天可汗祭祀天的所在。

盛唐时期,拂云堆已不那么显赫
了。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就说:单于北
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
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诗人描述的唐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默啜可汗败亡后,款塞内附后的情
形。表明突厥人对拂云堆虽然还在祭
祀,但情形已大不相同。杀马登坛祭几
回,是突厥人的风俗延续。《隋书·突厥
传》中有“多杀羊马以祭天”的记载。突
厥人拜天授权的仪式相当奇特。《周书》
载,突厥可汗初立时,坐着蒙上毡的车
子围着太阳转九圈。每转一圈,大臣就
拜一次。九圈之后,大臣们把可汗从车
上扶下来,即刻再扶上马背,用布帛紧
勒可汗的脖子,至快要窒息时,才解围
布帛,随即问道你能做几年可汗。可汗
头晕眼花之际,几乎窒息,才缓口气，便
被问及能做几年可汗之事,只能随答。
于是,大臣们就凭这个数字,来验证可
汗在位年限。通过这个仪式,由此可以
发现，突厥人崇拜太阳神的习俗之盛。
拜天是崇敬天神的一种仪式表达,突厥
汗位年限也为上天所置。

《杨素传》载，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年),灵州道行军总管杨素，把戎车
步骑相参的方阵改为骑阵,突厥可符达
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此下
马,仰天而拜。突厥文《阙特勤碑》载:因
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有如狼,他
的敌人有如羊。现存突厥四大碑刻《暾
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
碑》共提及被神化了的“天”39次,其中
次数最多的恰恰是“天佑出征”。

突厥人渡河之前,拂云堆是最先
祭酹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拂云堆就是天神莅临的地方,也便是
神祠了。倒是唐代诗人王涯的《秋
思赠远二首》，让人回味无穷,连拂云
堆也清婉、雄放了许多：厌攀杨柳临清
阁,闲采芙蕖傍碧潭。走马台边人不
见,拂云堆畔战初酣。

许多年后,蒙古民族延续了这个
祭祀风俗,拂云堆逐渐演变为敖包,
成为祭祀的场所。敖包是草原上随
处可见的祭祀场所,已不是一个孤立
的处所。

岁月执着，我曾经固执地认为，
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沧桑厚重，巍
峨雄浑，鲜有南国千山一碧，层峦叠
翠，目及之处无处不画意、无处不画
卷的风景。也总以为阴山深处沟壑
纵横，丰雨季节，河水奔泻湍急，浊浪
磅礴，枯雨时节，河床裸露，溪流若隐
若现，少有南国山涧春夏时日清泉石
上流，秋冬时光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清
幽意境。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隐没于尘世
之外，沉浸于山水之间。临近盛夏之
时，一早来到神往已久的“石人湾清
洁小流域”生态园区。登顶养身堂观
景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的气
息，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间隙中透出，
照射在眼前一泓水面上，但见芦苇俏
枝、鸿雁戏水，泛起层层细碎的光
波。环顾三面环山，藏在阴山一角的
那一湾山水田园，草屏青翠、杨柳茂
盛、西山高耸、松柏凌云，与陌上花枝
同框，有一种人到此地，余皆山外的
清净。凝视养身堂长廊北山精心雕
琢的各色鸟兽塑像，鸿雁展翅、牛羊
相依……串联起塞北大自然原生态
的一方山水，似乎能装得下世外桃源
的万草千花，泡得开唐诗宋词的水墨
丹青。大自然的无心之作彻底颠覆
了我对塞北山水固有的认知。

石人湾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南黄合
少镇，距离呼和浩特市区约40公里，
是大黑河的源头之一，河床涌泉与来
自大榆树沟的河水自东南向西北环绕
西山至美岱村，与来自乌兰察布市卓
资山自北向南流入大黑河的另一支流
汇合，一路浸润的千亩河滩地山水相
依，造就的独特自然的风貌，成为呼
市人宜游宜乐宜业的首选之地。

追思日月，一眼千年。石人湾村
原名叫井澄沟，改名源于古墓千年守
候的两尊石人。晚清时期，沙俄的蒙
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曾两
次来到石人湾村，就这两尊石人对当
地农民进行访问和“考察”，并拍摄了
石人的照片。他在“考察”中作了详
细的记录，并汇集成书，书名为《蒙古
及蒙古人》。书中记述石人原本有四
个。拍摄资料显示，石人头戴宝冠，
仪态端庄。现存两个石人与一个石
羊，均残损不全，石猪不知所踪。石
人南北相向而立，佩带宝剑。从石人
的雕刻风格和石人的服饰来看，类似

辽代时期的古墓，石人旁立有“内蒙古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人湾古墓”标志
碑，其背面写有：“石人湾古墓为呼和
浩特地区唯一一处地表存有墓仪的辽
墓”。然而《绥远通志稿》又讲，北宋初
宋太宗“乘平定北汉之威，命将出雁
门，破契丹于丰州，取其地……未几宋
将杨业战死，地复陷于契丹。”“微宗
时，约金灭辽，收其地，置定边将军，然
不久又为金人所取。”所以说石人湾曾
两度为北宋的疆域，曾有宋朝官兵在
此驻守，死后埋葬这一风水宝地也应
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山有灵气，庙藏古今。石人湾独
特的地理特征，自然形成的小气候让
原本十年九旱的这一地区常年雨水
丰沛，很适合农作物生长，但每年七
八月份，极易产生强对流天气，降雨
的同时也会带来冰雹的侵袭，造成农
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为此，赖以农耕
生存的周边百姓，为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免受冰雹气象灾害，在与
石人石羊一河之隔的西山山顶修建

了白雨神庙，顾名思义，就是把天上
掌管冰雹的神美其名曰“白雨神”，西
山从此披上了神秘的色彩，白雨山也
由此得名。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随着石人
湾景区知名度与吸引力的不断攀
升，慕名而来的游人四季不绝。最
浪漫莫过杏花春雨中漫步南北步
道，沉醉大自然荷花杨柳间野草新
绿，岸上芽绿柳黄的朴素，陶醉远近
新栽连翘、紫荆、丁香花开灿烂。最
清凉莫过炎热夏季，临水而坐，邀亲
友共沐连名字都起的诗意绵延、飘
逸鲜活的蒲公英等各色露营地，品
香茗，酌美酒，醉意打卡地暮色烟
火，月下歌舞，微凉熏衣休闲人坐。
最唯美莫过秋来金菊飘香，梨李挂
枝头，秋深登高望远，红叶满山，北
雁南飞，夜来满天星斗，目光仿佛能
极尽宇宙。最惬意莫过寒冬时节株
株青松翠柏银装素裹，傲雪凌霜，至
真至纯，山水一色，似乎凝聚了四季
的芬芳，无须装扮自成锦绣。

山水之间，孕育天地，塞外宝地
石人湾最是一年好去处。

那一湾山水田园那一湾山水田园
□□石俊峰石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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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不算大 跨越神州万里
船不算宽 承载华夏江山
清波碧水 穿透苍穹宙宇
天空之下 南湖的红船冲云破篱

十六米、三米
一叶扁舟
肩负了一个民族的新生与希望
这只红色的雄鹰
衔着烟雨楼的誓言
汇聚起壮志豪气
一路披荆斩棘

南昌的雷鸣惊醒沉睡大地
井冈的火种燃遍漠野千川
遵义的楼阁里烛光如火燃起
平型关的枪声击碎了倭寇的梦魇
渡江的千帆扬起烈烈旌旗

天安门城楼上的振臂
把激昂的声音铸入宙宇
让大地焕发生机
使苏醒的泰山屹立

亿万愚公战天斗地
开疆拓土 创造奇迹
历经雨打风吹
不倦描绘着河山的壮丽

雄鹰翱翔展翼
俯瞰山川湖海
小小摇篮
跨越了新的世纪

那画舫虽静静停泊
但使命的船只一路向前、向前
满载着中华坚挺的信念
为万众书写壮美的社稷

海与船

这一个个情景
让我亢奋
一只小船
在脑海涌动

她在泥浆里滑进
举步维艰
她在暗流中前行
从容自定
她在巨浪里颠簸
头颅高耸
她在乌云下扬帆
砥砺向前

几个人的船儿略显空落
但在行进中又不断增添
船儿像魔术般变大
海水似浪潮般浩荡

风暴哪让她安稳
疯狂撕扯她的手臂
疾雨浇透了她的身体
但船底紧贴在海里

在暖流似的水中
她在呼喊 她在奋力
任凭恶浪拍打着船体
她在划向前方的岸堤
和火炬

海水柔情地簇拥着
奋进的航船
向前 快速向前
水手们不停歇地划桨
让船儿拉近与火光的距离

近了 更近了
大船碾碎暗礁和污泥
冲破厚重的沉梦
抵达了结实的彼岸
把鲜艳的旗帜
遍插大地

夺目的光
闪亮着我的眼睛
抬头望
朝阳如火升起

一个湖一条船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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